198310103　陳禹葳


午夜列車

人物

渡邊澈　流浪漢。視覺年齡三十五歲。穿著一堆碎步拼湊而出的斗篷，拖著一個很大的袋子，袋子也是相同的拼布風格。
青島森　上班族，視覺年齡二十五歲。全身穿著黑色的時髦套裝，手裡提著皮包。

場景
車站月台。正中央右一根柱子，柱上一只大鐘，指針式的，戲一開始就會不停的向前走直到戲的最後停在十二點整。右舞台一盞燈光昏黃的燈，燈旁一長椅。
第一場

燈亮。一穿著時髦大衣的女子望著時鐘。
森　到這裡已經三個小時了。這裡一個人都沒有。（沉默）當然一個人都不會有，這是個廢棄的車站。

澈上台，穿著用廢布拼起來的斗篷，步履緩慢，拖著一個同樣的拼布袋子。森站起身直盯著澈看。澈無視森走過他身邊翻找垃圾桶，從裡頭拿出一個吃到一半的漢堡，聞了聞，坐下來吃。
森電話響起。
森　（接起電話）喂？恩。不不我人不在東京……你說會不會回去嗎？我不知道。我都交代好了你去問橫濱吧……好，下禮拜好嗎？我現在沒空。（掛掉電話）死禿驢，真是個沒用的男人！（將手機丟進垃圾桶中，坐回椅子上生著悶氣）
澈走上前，將手機從垃圾桶裡撿出，打開來看。森直盯著他卻不作聲。

手機再度響起。澈接起手機。
澈　喂，她說她不想理你，去死吧禿驢。

森　喂！（欲奪過手機卻礙於骯髒而不敢接近澈）還給我，別亂說話！

澈　她還說你腦袋裡都裝豆腐。我建議你最好別再打電話來了，身為一個男人還是有擔當點好。（掛上電話）
森　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
澈　幫你說實話啊。（把手機扔回給森）
森　你知道他是誰嗎？怎麼可以這樣對他說話？（撥打手機）喂，剛剛那些不是我說的是……喂？喂？（再撥電話，盯著螢幕直看，撥了又撥。）
澈　掛了？
森　掛了。（停頓）算了。（將手機拋到澈手裡，走向月台邊）
澈　他是誰？

森　我的老闆「大人」。
澈　這麼乾脆就斷了？不怕他再也不給你錢？

森　我從來不缺錢啊。從來就不缺。
澈走到森左前，偷偷打量她。
森　怎麼？

澈　不，沒有……（趕緊走開）不缺錢幹嘛賣身。

森　賣身？（輕笑）這是互相的喔，他供我生活，我給他溫暖，我們共同排遣寂寞，現代人常玩的遊戲，你不知道嗎？
森走回椅子上，點起菸，吞吐著雲霧，似乎在想些什麼。澈背對著森默默按了按手機。
森瞥見澈正在翻找手機，輕輕笑了笑。
森　喜歡的話就給你吧，這也給你。
從皮包中翻出錢包，欲將錢包丟出，遲疑了一會兒，打開皮包似乎要抽出什麼，想了想又將皮包闔上扔到澈手裡。
森　（拿出鑰匙）地址可以看皮包裡的證件，都給你。我們家可是在白金台喔。新幹線的錢用我皮包裡的就行了。提款卡的密碼是──

澈　你要自殺嗎？
森　自殺？不，我為什麼要自殺？
澈　只有想死的人才會做這些事情吧？告訴你，在這裡臥軌可是臥不死人的，這裡老早就沒有火車會經過了。

森　我不是來自殺的。

澈　那你把這些給我幹嘛？

森　你不要？

澈　我要幹嘛？

森　真有個性，我欣賞你。（輕笑，捻熄了菸收起鑰匙）我只是……想要離開罷了。
澈　如果只是暫時疲累了想要離開現在的生活，旅行就夠了。泡個溫泉或是去海外走走，瞧你蠻有錢的，出國住個一兩年也算是休息，沒必要捨命吧。
森　我不只是想離開這裡。

澈　那你想離開哪？

森　這個世界。

澈　還說不是自殺──

森　不是的。真的不是。

澈　那為什麼？（說的過程森一直搖頭）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你對生活不滿意？沒有錢？沒有工作？沒有房子？沒有朋友？沒有男人？那你在不滿什麼？
森　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一個有錢有房子，想要什麼男人就有什麼男人，有一大群好朋友，而且都是知心朋友的人，究竟在不滿什麼。也許就是因為生活太美好而覺得虛假吧。（停頓）我幹嘛要跟你講這些……（突然開始打量澈）
澈　戰爭的時候想著和平，和平的時候又想著刺激的生活。沒錢的想錢，沒朋友的想伴侶，什麼都有了卻開始嫌生活空虛，人心跟無底洞一樣，永遠只會要求。給你個建議吧：不要活的太自溺。
澈將手機與皮包放入袋中，正要放入時手機響起，澈與森對望一眼，森聳聳肩，澈將手機丟入袋中。
森　我沒有不滿足，我只是……我一直覺得我在做夢，好像只要一覺醒眼前的一切就會消失。（停頓）我不是怕他們消失，我只是不想做夢，我想到真實的世界去，我受夠這樣反覆交替的被幻象欺騙，所以我一直跑一直跑，想要穿破夢境，但哪裡是夢，早就已經分不清楚了。
澈　所以你是為了那輛火車而來的。

森　（抬頭，遲疑了一會兒）是，我是。（停頓）你知道它會往哪裡去嗎？
澈　（抬頭望著牆上的鐘，時間顯示十一點五十分）不知道。只聽說能離開，卻不知道終點站是什麼地方。
森　是嗎……（坐回長椅上又點起了菸）
澈　你什麼時候開始抽煙的？

森　大學那年吧。（露出似乎是在回憶過往的表情）
澈　為什麼抽菸？

森　文學一點的答案是：抽菸讓我感覺到自己存在，自我存在於吸吐之間。

澈　另一個答案是什麼？

森　因為這樣很酷。好像所有惆悵的情緒都應該要用抽菸表達，你不覺得我在這盞黃燈之下抽菸的畫面看起來很滄桑嗎？
澈　看起來很好笑。
森哈哈大笑。
澈　就這樣離開，就不怕自己後悔嗎？

森　後悔嗎……我後悔的事情太多，早就已經不會後悔了。
澈　最後悔的是什麼？
森　（捻熄菸，走到下舞台）在我大學的時候，有個很要好的朋友。我們的默契非常好，總是一個眼神就能理解彼此想說些什麼。他很優秀，優雅又聰明，不但是醫學系的學生也具備有非常好的音樂素養，很會拉小提琴也很會畫畫，身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。
澈　他去哪裡了嗎？

森　他消失了。

澈　消失？

森　（突然盯著澈呆了一會兒）是啊，消失，某一天就再也見不到他了。我以為在這個時代找到人多麼容易啊，手機、網路、電話……他的音訊全無讓我感到恐怖。在這個處處都會留下蹤跡的世界，他卻像死了一樣再也沒有消息；不，死了至少還有個證明書啊，為什麼他能消失的像是從來不存在一樣？
澈　妳真誇張。

森　當然我說的是誇張了點，但實情就是如此，他拋下一切，拋下他的父母，他交往多年的女朋友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學業，他消失以後一切都亂了，大家都像瘋了一樣對他的離去無所適從。
澈　混亂不會持續太久的。

森　沒錯……雖然混亂了一陣，但他的工作逐漸被別人所取代．他的女朋友又找到新的另一半，甚至連他的父母都逐漸淡忘他的消失。

澈　人多容易被取代啊。（笑）
森　這讓我感到無比的恐懼，我以為我的存在很重要，卻發現自己一點也沒有價值。不是有個說法說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上的螺絲釘，缺一不可嗎？但是他們忘記說，其實螺絲釘重要歸重要，在你之外卻還有一大盒準備著來取代你，事實是，其實你也不是這麼無可替代。
澈　社會就是這樣的，這是它生存的機制，訓練我們擁有能力，越多能力越好，方便去取代別人或是被人取代。說穿了我們都被社會控制，就像是遊戲裡的角色，死了一個你還有千千萬萬個跟你相同的設計啊。但是至少，至少你還記得他，至少在你的回憶當中他無可替代是嗎？
森笑而不答。
澈　這麼多年過後妳還記得，他對妳而言很重要嗎？

森　一生中大概找不出比他更重要的人吧。

澈　你愛他？
森　我不愛他，他也不愛我。但我們彼此需要，就像是靈魂的兩面，沒有彼此我們都將碎裂，選擇留在世界共生，或者一起毀滅。
澈　聽起來是一種很深的羈絆，即使你不承認它。
森　沒有這麼高尚，我們只是彼此需要罷了。

澈　如果只是需要，有千千萬萬的人可以代替他。他們能給你更多。

森　沒有人能給我什麼，就像他一樣。

澈　那他對你而言可有可無。

森　照你這麼說，世上的人都可有可無了。

澈　也許吧。

森　至少對愛你的人而言，你絕不是可有可無。

澈　別對我談愛。愛是人們虛構出來的，只存在於相信的人眼中，愛是種信仰。
森　愛應該是自然存在的，原生於每個人的基因當中，我們天生就懂得愛。

澈　好吧，如果真的照你所說愛是天生的，那我們怎麼會需要去定義什麼是愛呢？

森　那是因為世人不了解愛吧。

澈　如果是天生的又何必了解？

森　我不想跟你吵這些沒有意義的嘴。
森走向又舞台張望著，看了看時鐘，走向柱子的右邊。
森　曾有個小說，裡頭有個火車站，當你撞過這根柱子將會通往另一個世界，也許這也可以。

澈　你想試試看？

森　如果真的去了怎麼辦？如果那邊比這邊更糟呢？

澈　用同樣的方法撞回來。

森　如果撞不回來？

澈　要想這麼多你不如別去了。我看起來很像是從另一邊來的，或是這個車站的管理員，理所當然該知道這些事情嗎？

森　（自顧自的）也許會更好，也許會更糟，但無論如何都比現在這個好。（停頓）現在這個老實說也沒什麼不好，至少就我而言想不出不好的。但所有覺得好的卻又覺得消失也沒關係。

澈　妳在念什麼？
森　我在想，撞過這根柱子，就跟搭上那班火車，還有自殺的道理是一樣的。我們不知道要通往哪裡，只知道能離開此地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希望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，究竟是青山綠水還是廢墟一片？我希望有什麼人在那邊而我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？
澈並不理會森，逕自走向垃圾桶翻找著。森的注意力逐漸被澈吸引，她站在一旁看著澈，用禮貌的不會被對方發現的方式打量了好一會兒。
森　難怪我一直覺得有點不協調，現在我總算發現了。（上前兩步，但不完全靠近澈）以一個流浪漢而言，你的衣著品味太具有藝術感了。這件拼接起來的斗篷，簡直就像是超現實主義的作品，混著立體派的風格嘛。
澈　喔？（打量自己的斗篷）很開心你這麼說。

森　（更加逼近澈）而且你說話的方式也不像個流浪漢，應該受過高等教育，而且我覺得你有點像……

澈　像誰？（微微側過頭）別來亂認親，我可不吃這套。

森　不不。（搶到澈面前，伸手撥開澈的頭髮，露出吃驚的表情）你……你是不是渡邊澈？
澈　我不是！（走到左舞台）

森　是你，就是你。不要否認，化成灰我都會認得你！
澈倏然停下腳步回頭望著森。
澈　好，我是渡邊澈，然後呢？
森毅然走上前，不慍不火的打了澈一巴掌。那巴掌非常的大力以至於澈踉蹌了兩步。
澈　妳……
森又上前打了澈的肚子一拳，這拳的姿勢有些華麗怪異及用力過猛以至於森自己站立不穩。澈徹底楞住了。
森　第一個巴掌，我代替你的父母送你這個孩子。另一個巴掌是我給你的。

澈　你……（扶著下巴）有什麼資格做這些事？你是我的誰，憑什麼替我的家人發言，又為什麼有資格打我第二次？

森　你這個不負責任的垃圾！（咆哮）你當年這麼任性的一走，你知道造成我多少麻煩嗎？我得接替你在學校的所有的工作，安慰你的父母，哄你女朋友，全世界都在逼問我你的行蹤，而我甚至連你消失前的預兆都沒有察覺！你想走就走，隨便你，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造成別人的麻煩？
澈　如果不滿，你大可像我一樣走人，別怪到我身上？

森　像你一樣不負責任嗎？你知道你生下來就跟這麼多人有著牽繫，它是不能說斷絕就斷絕的嗎？
澈　那些牽繫都是你們在說的。
森　你有責任──你，你對我們有責任。你應該……

澈　我應該如何？

森　你至少對你父母……

澈　這又跟你有什麼關係？

森　我……

澈　不要裝了，說穿了，你只是無法承受我把你拋下的痛苦而已。真正讓你痛苦的是你發現原來自己對我而言可有可無。

森　我……（生氣憤然的在月台上走來走去）我安慰他們，誰又來安慰我，他們有想過失去朋友我的感受嗎？你以為你是誰，我無法承受你離開我……不，不對（指著澈）那種感覺就像是被拋棄，你憑什麼逃離生命而我得留下？

澈　生氣嗎？（笑）你氣的其實不是我，而是自己的懦弱吧？

一陣沉默，澈望著森不說話。那眼神是中性而堅定的，不帶任何鄙視或是情緒。森望著他的眼神，一步步的向後退。
森　不、你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！（將手上的皮包扔向渡邊澈，大吼）
澈打開布袋，皮包輕巧的落入布袋中。
澈　妳想說什麼？

森搖頭，走向長椅，曲著腿抱著頭坐在椅上。

澈　（諷刺的笑）你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，卻沒有勇氣離開。就像在自己畫了一個圈，永遠也踏不出去，你只敢對著那些在圈外的人咆哮。
森　渡邊澈，你別太自以為是，說穿了，你不過就是個在戰場上逃跑的懦夫而已。生活辛苦誰不是，憑什麼一副全世界對不起你的樣子？我和你不同，我為了適應環境不停的磨練自己，調整自己和世界同步，你呢？你只會逃跑。

澈　搞清楚，我完全不想為了社會的機制改變我自己。就算我爛掉了社會一樣得接受我就是這樣爛成一團。
森　改變，是為了能讓自己更開心的過日子不是為了別人，若你希望被討厭，你想被社會所排除那當然可以繼續腐爛下去。

澈　你錯了，社會只要發現腐爛的人，就會想辦法把你這塊肉割去，否則世界上不會有人活活餓死，這就是社會淘汰你的機制，讓你沒有工作沒有人願意幫助你，最後剝奪你的尊嚴，剝奪你活著的權力。

森　我只能說你有嚴重的社會適應不良症。怨天怨社會接下來你還要怪誰？為什麼不想想是什麼讓自己變成這樣的？

澈　你搞錯一件事──是我自己選擇變成這樣的。身為一個流浪漢，必須要有悲慘的身世，內心的歪曲一定來自幼年時代的意外：這是社會設定的公式，即時你自小被你爸爸強暴，你一點也不以為忤，但社會會硬說你的潛意識中有創傷，硬要替你治療，這是個偽善的社會，人們絕對不敢承認就是有個六歲的小女孩能享受性愛。

森　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人性本惡而你也受夠了那些教條，所以變成一個流浪漢用來諷刺社會，可笑的是你根本就懼怕社會並且害怕面對，所以選擇躲在垃圾的掩護底下。你說的頭頭是道，但卻連自己都說服不了，到底還想說服誰？說穿了，你只是需要愛罷了，就跟一個三歲小孩一樣用哭鬧的方式在要糖果吃一樣。

澈　我在逃避？你面對了嗎？你對生活不滿意那為什麼不拋下這一切？你不敢踢開高跟鞋不敢將手裡的皮包扔掉？

森　不要指控我！

澈　被我說對了是嗎？你是個膽小鬼，因為從小建立起的美夢被我打碎了所以現在不能接受！

森　渡邊澈，如果你的見解是這麼卓越出眾，那我只問你一個問題：你為什麼要來這個車站？

兩人沉默。天空漸漸的飄起雪。渡邊澈抬頭望向時鐘。
火車的聲音響起。兩人同時轉頭望向左舞台。

燈漸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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